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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劳作 再苦再累都不怕
商丘赴新疆采棉工生活状况扫描之二

核心提示 采棉工的工作是单调的，更是辛苦的。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在这里辛勤劳作，挥汗如雨。
他们把汗水和心血奉献给这片土地，同时，他们也用辛劳和付出收获了希望和憧憬。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与命运抗争，
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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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凌晨 5时，记者被一阵声响
惊醒。起身出门看时，主家已经为采
棉工准备好早饭了。

“起床，吃饭了！”一个小时后，随
着主家的一声召唤，采棉工揉着惺忪
的双眼起床。

洋葱拌青椒、白馒头、大米汤，这
就是采棉工的早餐。“早上起得早，我
吃不下去……一个馍，也中了。”26岁
的刘艳梅自言自语。“捎上一个馍吧，
在地里饿了就吃点。”一个年龄较大的
大姐提醒刘艳梅。

7时许，新疆的天空还是满天星
斗。刘艳梅和其他 7名伙伴拎起来一
大包蛇皮袋，向棉田走去。见记者也
要跟着下地，一位大姐递给记者一顶
帽子。这种帽子很大，能把人的脖子
和脸一同遮起来。见记者摇头拒绝，
大姐生气地说：“到棉花地里你就知道
帽子啥用了！”

东方刚刚露出了一线鱼肚白，脚
下隐约地能看见是一条黄土路，坑洼
不平，走在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有
时候踏上去，浮起的尘土一下子灌进
了记者的鞋里。

“能看见，棉花是白哩！”黑暗中，8
名采棉工走出了约1公里后，开始摸索
着进入棉田。

记者注意到，这里的棉花株高不

到 50厘米，但开得白花花一片。进入
棉田后，记者跟随采棉工一块劳动。
但一会儿觉得脸部，甚至浑身都在发
痒。“知道为啥给你帽子了吧？这里的
花蚊子厉害得很，像是小蜻蜓，能把人
吃了。”朱艳丽大姐对记者说。

“来，我这里有驱蚊药，快抹脸上
一点……我穿得比较厚，蚊子咬不
透。”刘艳梅对记者说。刘艳梅是民权
县野岗乡人，她把两岁半的女儿托付
给婆婆，出来采棉。这是她第一次来
新疆采棉花。

“一天采138公斤，能挣260块钱，
够给俺闺女买一箱奶粉了。”刘艳梅满
足地说。

东方的天空渐渐亮起来。记者发
现，棉田的四周大都是未开垦的荒漠，
一望无际。望上一眼，一种惆怅、凄婉
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家里不是缺钱，谁来这里干活
呀，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鸟不拉屎的
地方’，你找吧，这里保证一只鸟也找
不到。”睢县尚屯镇的于红亚说。

上午 10时许，记者和采棉工一同
劳动了两三个小时后，腰疼得直不起
来。“这算啥，俺一天要采 14个小时不
停。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午饭在地
里吃，十几分钟就吃完。”60岁的苏凤
对记者说。

中午1时许，主家吕现英把馍菜汤给采棉
工送到地头。“吃饭，吃饭！”尽管吕现英一直
催促大家吃饭，但大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吕现英一连催促几次，苏大娘才把大家“吵”
停了。

在一个背风的地方，大家围坐下来，开始
打饭。冬瓜肉片炖粉条、手工馒头、米汤。虽
然午饭简单而平常，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
味。“能吃得下，饿了呗。天不明都来了，干到
这会儿，能不饿吗？”朱艳丽大姐反问记者，

“你不饿吧？你干得少。”说实话，虽然干得
少，但记者真的感觉很饿。

接过软软的白馒头，筷子还没有到手，年
轻的刘艳梅便狠狠咬上一大口。“饿了吧？”有
人问。刘艳梅没有来得及说话，苦笑了一下，
算是回答。

于红亚、刘丽英采棉的地方距离做饭的
地方只有 300米。“你们离得近，可以回去吃
饭。”35岁的刘丽英摇摇头，说：“俺才不回去
吃饭呢，来回跑跑，最少耽误拾 10斤，一斤两
块钱，够给孩子买个玩具了。”

46岁的于红亚是个快手。去年她来新疆

采棉花，来回70天，挣钱13500元。“虽然挣钱
不少，但受罪也多。来的时候（体重）118斤，
回去的时候剩下98斤，掉了整整20斤肉……
回到家里，俺娘见我又黑又瘦，哭了一场。”说
着，于红亚眼泪流下来。

于红亚有个幸福的家庭，一儿一女都是
大学生。但前年的一场病，让身强力壮的丈
夫一下子垮了下来，至今不能参加体力劳
动。正要读研的女儿看到家庭出了变故，放
弃了学业。

“家里不困难，谁出来受这个罪呀……但
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明年我还会
来采棉花。”擦干泪水，于红亚坚强地说。

晚上9时许，轮台县草湖乡山窑子村的天
空完全黑下来了。这个时候，采棉工才拖着
疲惫的身子从棉田回来。晚饭后，尽管他们
早已经精疲力竭，但还不能休息，因为他们一
天的劳动果实还没有过磅。

等过完磅，把棉花倒进高高的卡车里，他
们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而这个时候，往往
是深夜 11点多了。几个小时候后，他们又要
起床，开始了又一天的劳作……

“绿皮车”跑了两个昼夜，载着大
批的采棉工到达了大家熟悉而又陌生
的地方——吐鲁番。吐鲁番因葡萄而
闻名，但采棉工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
陌生。

24 日上午 11 时许，来自河南民
权、睢县等地的采棉工在吐鲁番下
车，然后再转乘K9897次阿勒泰—喀
什的列车，赶往库尔勒市的轮台县。
那里，老乡已经对他们的到来作了周
密的安排。

从吐鲁番到轮台县，560公里。还
是“绿皮车”，还是逢站必停。经过7个
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轮台县站。
晚8时许，大批的采棉工在这里走下列
车，来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在呼啸的
北风中等待着主家前来接应。

夜幕悄悄降临了。黄昏的来临总
给游子一种凄凉落寞的感觉。尽管领
头的吕大叔一直电话催促对方前来接
人，但很多采棉工还是止不住声声埋
怨。“两天两夜了，都没有喝过热汤，没
有想到，到这里还是受到冷待！”

约一个小时后，接站的主人终于
来了。由于前来接应的是一辆大型面
包车，虽然塞得严严实实，采棉工还是
不能全部坐上。后来，记者只好叫辆
出租车，跟在面包车后面。

车辆先是在坑洼不平的石路上行
驶，又在荡起滚滚尘土的土路上奔
驰。3个小时后，终于到采棉工要去的
地方——荒漠上的一个临时住所。看
得出来，棉田的四周都是茫茫的戈壁
滩。

晚上11时30分许，临时住所还是
一片灯火。原来，有一批采棉工一周
前已来到这里，他们在等待着主家为
自己白天一整天采来的棉花过磅。看
到大家仍在忙碌，记者和新来的采棉
工赶紧上前帮忙。

“朱艳丽，178（公斤）”“刘艳梅138
（公斤）”……听到先来的采棉工一天
采下这么多棉花，新来的采棉工都啧
啧称赞。

25日凌晨 1时许，新来的采棉工
终于躺在长铺上。

一路奔波不言苦

满天星斗下棉田

再苦再累咱不怕

天还不亮，就要下棉田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采棉工已开始劳作


